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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是哲学家们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许多思想家都为此留下了自己的深刻见解，荀

子身处战国后期，在继承与发展前人的天人观之后，因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天人观。

他从重新定义“天”的意义出发，继而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这是其天人相分的部分，但是，我们亦

需要注意到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中蕴含着天人相合的思想光辉。天与人并非是完全隔离的，在天人相分

之后，人在制天的同时，亦须知天、顺天，遵从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如此才能使我们更加透彻且完整地

探析荀子的天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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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an important issue discussed 
by philosophers, many thinkers have left their own profound insights for this. Xunzi lived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fter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edecessors’ view of heaven and 
man, he put forward his unique view of heaven and man because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He starts from redefining the meaning of “heaven”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divis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hich is the part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owever, we also 
need to notice that Xunzi’s thought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contains the though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eaven and man are not completely isolated,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heaven and man, while man is making heaven, he also needs to know the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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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y the natural objective laws, so that we can more thoroughly and completely explore Xunzi’s 
view of heaven an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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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先秦儒家中，从孔孟到荀子，其中关于“天”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需要我们去加以理解与分

析。荀子天人观中不仅包括了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天人相分，其亦包括了天人相和的部分，这很少被人所

注意到，但如果要更好地探寻荀子天人观，这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关于荀子“明于天人相分”、“制天

命而用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被很多人所熟知并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数不胜数，在此就不

过多赘述。但也有一部分人认识到，荀子所强调的“明于天人之分”，其所分可以理解为“份”，即强

调天与人各有其职份，人应当遵守其本分。“制天命而用之”也并非是不顾自然规律而强行改造自然，

而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使人类的所需得到满足。“制天命而用之”是要求人“不甚知天”与“知

天”，“不甚知天”的态度是避免人想要去追寻人所不能知的神秘部分，且这一部分与人的生活、生产

活动是无关的，“知天”则是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探寻有利于人的自然规律，“不甚知天”与“知

天”二者的相结合才使得在互动且和谐的层面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之下是“天功”与“人

治”，这两方面同样重要，不能忽视任何一方，亦不能让其中一方僭越，如此，“明于天人之分”便成

了天人和谐的保证，这“分”中亦蕴含了“天人相合”的走向。尽管有了一些关于荀子天人合一思想的

探讨，但就其荀子天人观的整体性而言，需要把天人相分与天人相和二者更好地结合于一起，以期有更

好的认识。 

2. 荀子天人观的来源 

中国哲学中对于“天”的理解多种多样，在诸子百家时期，各位思想家纷纷对其作出了自己的理解，

包括有意志的人格神之天、纯粹的道德境界之天、客观的自然之天等。荀子所处的战国后期，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农耕文明、天文学、医学的发展都是促成荀子天人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中国关于“天”之概念，约源于殷、周之际。夏朝是远古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祖先崇拜，体

现在政治上则是夏后氏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改变与传承。根据甲骨文资料表明，商朝人在思想

上是敬仰“上帝”或者“帝”，此帝具有至上神的意义。但商朝人所崇敬的“帝”是如夏朝一样具有祖

先神的性质，其把祖先上升为至上神，并认为其一直在保护着自己的后代，故商朝的占卜亦是在向已成

神的祖先询问祸福吉凶。以往的殷人只是把天看作是头顶上广阔的天空，周人以“天”为至上神，让其

不仅具有了“上”与“大”等涵义，同时也使其获得了超越性意义。这里至上神的“天”并非是某一氏

族的祖先神，也并非只保佑某一氏族，而是包含了众生的道义上的正当性，这种全天下的道义正当性就

是天的本意，如此，“天”的自然生殖的色彩、人格神的身份也被淡化了。天被赋予了一种价值理性的

品格。“帝”向“天”的转换，即隐含着这种品格的转变，在此后的中国传统里，“天”成为终极性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13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扶风琴 
 

 

DOI: 10.12677/acpp.2022.114139 784 哲学进展 
 

价值源头，周人实启其开端。[1] 
孔子“天”的概念与周朝“天”的概念是相通的。孔子有的时候用“天”指称客观世界的存在与变

动状况的，如孔子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即是。这里的天为“自然

之天”。有的时候是用以凸显道德价值的终极来源与终极意义的，如孔子自称“天生德于予”(《述而》)
即是。这里的天为“价值之天”。[1]无论如何，“天”作为人格神的形象逐渐淡化了，但孔子又不否认

存在一种强大的不由人的外在力量，他便使用“命”这个概念来界说人之外的主宰力量。再者，孔子谈

“仁”，孟子谈“性”，二者却都与“天”具有内在相通性，天赋予人“仁”与“性”，仁与性是贯通

天人二者的，故天即是超越的，又是道德的。道家的天命观与儒家的天命观既有差别也有相通之处。老

子所言之“天”，较之孔子之言，更接近于客观存在的天。“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庄公四年》)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七十七章》)，天之道则是指日月星辰等天象自有一套运行的客

观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化迹象。天之道，重要的

不是天，而是道，是天如此运行的道。世间万物不由天帝神仙创生，而是由道自然而然地生化。如此，

老子所言的天大多是指自然之天。 
在这之后的荀子所生活的战国后期，处在一个巨变(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夕，诸侯之间仍然是战争不断，

但随着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代替落后的奴隶生产关系，生产工具也有所改进，经济上亦有所发展。首先

最突出的则是农业的发展，作为自始至终的农耕大国，农业往往与政治、思想、经济是最紧密联系的。

战国后期的牛耕以及铁制工具的发展，水利工程的兴修，大规模土地的开垦都使其时期的农业水平得到

很大的提升。对天象的认识即天文学，其与农耕息息相关，当农学得到发展时，人们对于天的认识也就

会更加客观。在古代，对天的认识是天命观念占统治地位，对天的某些科学认识还混杂于宗教迷信中，

并且是宗教迷信的附庸。但是在实践中经过长期不断地观测，人们逐渐认识天象季节变化的某些规律，

因而必然促进天文历算学的发展。[2]同时，战国后期的医学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职业的医者以及著名

的医书《皇帝内经》、《禁方书》等。并且，原本是“巫医”不分的情况，也因为病例的增加，医学经

验的积累等，从而促使巫医分离。巫医分离则代表着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握，不再是询问于巫或者天，而

是根据有迹可循的医学经验来治伤养病，这也是打破对“天”盲目畏惧的一道有力强音。如此，当荀子

强调“明于天人之分”继而达到“知天”时，其有了一定的科学根基。 

3. 天人相分之明于天人之分 

基于以上种种的时代背景以及前人对于“天”的探讨，荀子提出了其独特的“天人相分”观念，他

在继承自然之天之外，丰富了“天”的客观规律之义，继而提出其“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农业、

天文学、医学等的发展促进了荀子不满足于对于“天”的神秘信仰，从而不倦地探求“天”的自然之义，

让人们不断地解放思想与开拓眼界。 
荀子对于天的认识并不是与其儒家学派一脉相承的道德之天，反而是与道家老子的自然之天类似。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就是唯一实在的物质世界。日月星辰，阴阳风雨，水火草木，鸟

兽鱼虫，以至于人类，总之，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都存在于这同一个物质世界里，都是这同一个物质

世界的不同部分。[2]并且，“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吉凶由人，非天爱尧而恶桀也。[3]荀
子之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界，而且也是具有规律的，并不因为明君或者暴君而有所不同。亦可

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3]天地自有其经久不变的规律或者法则，君子也有

可一言而终身行之者。同时，“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

罕至，谓之怪异则可，因遂畏惧则非。[3]当自然界出现较大的变化时，不应对此感到害怕，认为其是神

或天的惩罚。而应该把它当作正常现象，所该有的合理情绪应该局限于对此有所奇怪或疑问，勿因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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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畏惧。 
然而老子崇尚自然，必然也就带着无所为的思想，故其的自然之天，就不仅是客观界的存在本体，

也是其价值取向上的遵循。荀子在继承老子的自然之天的同时，舍去了孔孟道德之天与祖先神之天，也

舍去了老子消极无为的宿命思想，“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老子著五千字，其意多以屈为伸，以

柔胜刚，故曰“见诎而不见于信”。[3]老子对自然无为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的认识却

是缺少的，荀子则是积极发展了主体奋发精神的“人伪”思想。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为至人。[3]只有明白了天与人的区分，才

能都达到至高境界。既然天是客体界的自然存在，天与人并不是直接相通或者同一的，二者各具有自己

的职能与特色。将人从天的“下属”中脱离出来，为的是凸显人，人才是自己、自然的主人。“天有其

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人能治天时地材而用

之，则是参与天地。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3]天有属于天的季节时令，地有属于自己的物质资源，

人有属于自己的治理才能，三者在各自的领域内是互相并列的，如果人舍去自己的治理才能，一味地仰

仗天地的时令季节与资源材料，这才是真正的糊涂。人只有做好自己能做的，才能有与天地并肩的崇高

尊严感。 

4. 天人相合之制天、知天、顺天与天命 

天人相分，只是荀子天人观的前提与开端，天与人既不是完全的同一，天不具备神性，人也不是天

的附属，同时，又因为一些因素，天与人也绝非完全隔离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合且相互成就的关

系。 
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广为人知，荀子对于天的理解也被广泛理解为“自然之天”，但是仅讲自

然与人事的分离显然是不够的，在荀子的天论中，是可以从天人相分中窥到天人相合的光影。其主要可

以从四个方面来表现。 
其一是农业生活中的“制天”。一定时代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的产物，在以农为本的

华夏，农业一直是被重视的方面。人们对于天象的崇拜与认识，不过是希望风调雨顺从而获得一个丰收

年。在农业社会早期，人们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往往把产生自然灾害的奇异天象看作是神对于犯错

之人或对神不敬畏之人的警告与惩罚，这导致的便是迷信与对天的敬畏。当农业工具得到改造，人们对

于天象的认识得以提高，其便会不满足于在“神”的指示下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他们会想要去掉天的

神秘色彩，降低天的圣坛位置，也需要从天对人的禁锢与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人能够自主，勇敢

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认识自然规律，能够让农业生产活动有序有规律地进行。但人们在进行这一步时，

亦需要注意，天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从此变化为人翻身作为了主宰天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想要

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造自然时，亦需要注意敬畏自然，顺从自然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如此，因为农业发展的需要与现实情况，荀子在提出制天的同时，也提出了知天与顺天。 
荀子天人相合思想之二——“知天”思想中，其实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不甚求知天，二是知天。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言天道之难知，人功有形而天功

无形，故圣人但修人事，不务役虑于知天也。[3]人们可以直接看到、观察到已经形成的万事万物，但是

不知道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让万事万物在无形无踪形成它们如此的力量是“天”，我们无法去探究万

物的起源与形成过程，这是我们不能达到，也是我们不该去忧虑的，“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

此明不务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犹大巧在所不为，如天地之成万物也，若偏有所为，则其巧小矣；大智

在所不虑，如圣人无为而治也，若偏有所虑，则其智窄矣。[3]大巧在于无为，大智在于无虑，如此，圣

人的“不甚知天”之大智才能做到如天生万物之大巧之治。另一方面，“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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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

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谓之知天。” [3]圣人在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后，清天君、正天

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全天功，以达到天地官而万物役，便能行曲治，养曲适，生不伤，这才

是真正做到了知天。人所不能的，是把人的主观猜测加之于天；人所不必去知的，是怪力乱神；人所不

必去干涉的，是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人所不能的是极力地去追求神秘的“知天”，而应该是“唯物主

义”的“知天”。在此意义上，人对天的“知”，才是真正的“天人相合”。 
“知天”也在另一方面是“顺天”，顺天是在知天的基础下去进行的，知其而顺其。当了解到了自

然的规律，人们在发挥力作时，亦需要顺其自然的规律去进行生活与生产。顺天亦有两方面的意义，其

一是顺天然，其二是顺天性。顺天然，也就是上述所说的，在对外在事物进行改造时应顺其自然的规律，

顺其所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人们，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合规律性的四时季候、昼夜寒暑、

风调雨顺，对生产和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怀有和产生感

激和亲近的情感和观念。[4]顺天性，则是对于人自身天赋本性的修养加工人要通过“伪”来使善性凸显，

这也就是恢复了天所赋予的性，也即顺从了天性。 
“天人相合”的最后一方面则是荀子对于命的独特认识，荀子所认为的命，并非是带有宗教神学意

义上的“宿命”，而是一种内化于自然的必然性。其认为，“节遇之谓命”，节，时也，当时所遇，谓

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3]并且，其也不如孔子的“时命”般的无可奈何，其并非宿命亦非时命，而

只是自然规律的一种发生的必然性。它一方面表明，其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志作用的，是客观存在的，

另一方面表明，这必然性是可认识的，并不是神秘不可知的。荀子对于命的认识，是肯定了命的时遇性

与不可抗拒，人之命是在于天的。但其也否定了命对于人的完荀子所认为的命，是“节遇”，是偶然碰

上的现实的具体的境遇，这便使得以往对于命的形而上的解释降为了对现实境况的描述，其只是现实境

遇本身，而不是能够主宰个人与社会的超验力量。这便去除了“命”的神秘色彩，为荀子的“制天命而

用之”留出了发挥的空间。 
古文中，命通常做“令”使用，《说文解字》中“命，使也。从口，从令。”天命中的“命”一词

便可做“命令”以及“命运”二意，并且，天命中是暗含着一个承受者——人，天下达命令于人，人承

受天给予的命运，天命即是以天的姿态出现的，超人力超经验的一种规定性。其超人力超经验的一部分

体现着天命的神秘性和不可测知性，但其规定性的一面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产生作用的现实基础，

人凭借着对经验的感知以及直觉性的推测来获取天命的信息。 
“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

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

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3]长在

深林的芷兰并不会因为无人赏识而停止散发幽香；君子之学，并不是为了显贵，是为了困窘时而不困顿，

忧患时意志坚定，知晓死生祸福而心不迷茫。资质决定德才，人决定为与不为，时机决定得到赏识与否，

命决定死生。君子需要的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在这之前，其只能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也就

是说，荀子在充分考虑到了人的主观性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去否定天命的存在，并且还认为这样的天

命是人力所不及的，因而只能等候命运的降临。同样也因为其“明于天人之分”，因此他还是要求人努力

地去提高自己的学识、品行。以期能够有一天天命降临时能够将这些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们通常把命运连在一起说，但命与运二者是不同的。命是客观存在的可认识的必然性，而运亦是

可认识的且是可以依据人为而改变的。制天命的制，是对自然天性进行裁剪之意，人要因循人的自然天

性去进行道德修养，再加上充分认识规律，如此才能尽最大的可能摆脱厄运。“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

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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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

物之情。”[3]思慕大自然的伟大，不如把其当作物资贮蓄起来而控制其；顺从且歌颂大自然，不如掌握

自然规律而利用其；盼望且等待时令，不如因时制宜而利用其；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不如施展人的才

能而使其适应人的需要；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不如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并不让其失去。所以放

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不管是荀子天论中的天人相分还是天人相合，

无一不在表达一个主题句：命运非由天定，事在人为。 

5. 结语 

纵使有这么多对于天的认识，虽然它们都对人类的思想历史有着不同的丰富与扩展，但荀子的“天

人观”所闪耀着的独特光辉，始终照耀着人类的理性。 
人类早期，由于对自然的盲目恐惧以及对自身力量的不重视，故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具有意志、

能够惩恶扬善的、被视作道德价值根源的“天”，希望它能够惩罚邪恶的君主、改变残酷的现实社会，

弘正义之理。如此之“天”，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来世的希望，也掩盖着人们对于现实的无望与妥协，

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有望“天”来伸张人世间的正义。但，当人们把世间的裁决权交予“天”时，

天便变得“高高在上”，人只有臣服，这便使人深陷对于“天”的迷信中。当天具有无限光辉时，人便

只能躲在光辉的阴影下。荀子的客观意义之“天”，并非是简单的重新定义天人关系，而是把人从阴影

中重新拉回光中。 
以往的“天人合一”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思想上，对于农业与自然科学也是有很大的限制。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是在“天人合一”之下的和谐，人们固有的在天所赐予的一方土地上生存，护一家族人之

安全等观念，使得故土难离，乡土难舍。如若要离别故乡，而外出做工与经商是很困难的，亦是不被大

众所承认其价值的。如此，工商业于农业大国很难发展壮大，而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则一直被延续。

对于自然科学，由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客观的自然界是不能被当作是独立的对象来研究，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荀子的天人观首先提出的便是“天人相分”，其表明，自然现象

运作的规律与社会治乱的规律是不同的，自然有其“天功”，对人也有“天职”与“天养”，但其也会

对人的生产生活产生某些破坏作用，故人亦需“制天命而用之”。那为何，天地万物之间，唯人能制天

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

天下贵也。”[3]人拥有水火所无的生；草木所无的知；禽兽所无的义，如此具备气、生、知、义的世间

最灵物，怎能不是唯一可以制天命的。 
荀子天人观的意义不仅在于把客观自然给独立出来，而是凸显了人的能动作用，同时，天人相分并

非是强调天与人的完全绝对的对立，而是在对立中的统一。天与人的两分是天人相合的前提，天人相分

是必须走向更高层次的天人相合。荀子天人观的意义如上文所说，其不仅把天当作客观的自然现象去研

究，还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但就其于当代来谈其意义，荀子天命观思想中所包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观念更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在当今来探讨古老的“天人相合”问题时，就不能再是简单地从农业的

角度来分析天人之间的关系。要使得“天人相合”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色彩，我们就须得从人与自然

的关系出发，寻求天人关系的新解。 
在古时，因为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强，对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现象认识不够，人们总是在寄望“天”

自身能够控制自然现象，故人把天幻想成人的祖先神或者是具有意志情感的力量，以祈求其的庇佑。当

荀子提出“天人相分”，减低天的神化色彩，鼓励人们去主动认识自然现象与开拓自然界，并在此基础

上，了解自然的运行规律，遵循四季轮换的次序，在合适的地方与时间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这一切

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当社会逐渐发展，人已不再是完全依靠“天”维持生活，相反，人渴望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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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着从天、自然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当人们对于自然现象认识得越充分，人们便对自己的力量越自信，

他们不再畏惧天，甚至是想要宰制天，控制自然，野心膨胀的人类已经失去了对于天的敬畏。 
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不能是畏惧，但也不能失去对其的敬畏。于如今，当我们再次阅读到“知

天”“顺天”时，在这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改变社会的时代，我们能否还愿意对与我们息息相关

的自然去知、去顺呢？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时，我们亦需要回头凝望这亟待被恢复的自然生态，重新审视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不应是对峙、冲突、矛盾的关系，而更应该是和睦合一的关系；人既是自然

的一个部分，却又是自然的光环与荣耀，是它的真正的规律性和目的性。[4]作为天地间最灵明之物的人

类，只有当其认识到了这一点，其的灵明才会因与自然的交相辉映而熠熠生辉。这也许就是荀子天命观

“天人相合”的当代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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